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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本义为名词，表“云气”，上古时期，受社会文化、认知因素影响，引申为“生理本原”，从自

然进入人体领域。中古时期，受社会文化、身体哲学影响，“气”与人体关系更加紧密，“愤怒”义逐

渐凸显。近代时期，受“主观化”的影响，说话者从身体角度、身体情感出发，用身体之“气满、气充”

等表示愤怒情绪，受语言经济性原则、白话文的影响，“气”逐渐单用，表“愤怒”义，引申出动词用

法。探析“气”的“愤怒义”演变，可窥得中华文化的发展演变，同时可以说明“主观化”等认知因素

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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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qi” is a noun, which represents “cloud gas”. In ancient times, it was affected 
by social culture and cognitive factors, and was extended to “physiological origin” and entered the 
human body from nature. In the Middle A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hysical phi-
losop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i” and the human body became closer, and the meaning of “an-
ger” gradually became prominent. In modern tim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ity”, the speak-
er used the body’s “full of breath, full of breath” to express ang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ody and 
the body’s emotions. Influenced by the principle of language economy and vernacular, “qi” was 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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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lly used only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anger”, which led to the use of verbs. Exploring the evolu-
tion of “anger meaning” of “qi” can give a glimpse into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ain the role of cognitive factors such as “subjectivity” in seman-
tic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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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作为汉语常用词，拥有众多义项，郑敏惠(2015)将“气”的语义链分为“自然之气、人之气、

文之气”，并讨论了三者的引申过程[1] (pp. 58-63)。但该讨论局限于“气”的名词性义项中，关于“气”

如何从名词引申为动词，表“愤怒”，还有讨论的空间。 
按照学界普遍认同的时代划分，在文章中将先秦划为上古、东汉–隋为中古、晚唐五代–清为近代，

其中西汉、初唐、盛唐为过渡时期[2] (p. 3)。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古时期文献缺乏，有些义项难以从文

献判断中其出现的先后顺序的，则根据字形，结合社会文化等因素判断其先后及引申关系。 

2. “气”的义项演变过程 

2.1. 上古时期 

汉字产生之初，大多通过绘形来记录言语，即象形字，许慎以“随体诘诎，画而成物”来解释，字

形与字义之间有密切关系。许慎《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写作“ ”。(清)段玉裁注：

“象云起之貌，三之者，列多不过三之意也”。甲骨文中，本写作“ ”，后为了与数字“三”区别，

将上下两横弯曲，写作“ ”。根据段玉裁注释，“气”的字形描绘的是“云起之貌”。“云”和“气”

都是对气体状态的表述，《说文·云部》：“云，山川气也，从雨，云像回转型”。从中可以看出云和

雨之间的密切关系，“云”所描述的应该是气体上升后在空中凝聚成团的样子，而“气”为“云起之貌”，

应为气体升腾成为云之前的状态。 
在甲骨文中，先民通过观察世间万物，创造出一种具体的符号来描绘无形的事物。自然界中有时

出现水汽蒸腾的现象，先民根据自己的所见，创造出“ ”字，描绘气体及其上升的过程。古人对气

体的描画很细致，对平曲都有区分。横谓之气平，曲谓之气曲。另外，气体的多少也可以通过线条的

多少来表示[3] (p. 12)。由此可见，“气”本义为一种弯曲的气体，并有众多之义，常与“云、雨”联

系在一起。 
(1)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

然后可铸也。(《周礼·考工记·栗氏》)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容器蒸煮食物代替用火直接烧烤，蒸气也与人类密不可分。之后人们发现烟

气、火气、蒸气与云气极为相似。 
图式理论认为，人脑将经验以抽象化的图像储存在脑中，作为社会交往和生活的基础，见到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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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或图像，会激活原有图式，使新旧事物产生关联。先民将日常所见的各类“气”，通过图像的相似

性与“云气”之“气”关联起来。在此过程中，“气”的限制性因素削弱，逐渐成为一切气体的统称，

从特殊到一般。 
而“气”的弯曲跟风有关，气体流动产生风，风吹动气体产生变化，二者相互影响，出现了阴阳风

雨晦明不同的气象，称之为“六气”。 
(2)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山海经·海经新释卷十》) 
风的影响，使得气体可以四处流动，遍布天地之间，成为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质。上古人们生

活、耕作与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而“气”是导致风雨晦明变化的关键，在先民的生活中至关重要。

可能是出于对天相变化的兴趣，也可能是为了研究天相变化以利于生活，总之在上古时期出现了一些人，

研究“气”的运行规律。 
(3) 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

也。《庄子·卷六下·第十七·秋水》) 
此时的气论思想，将“气”分为“阴气”和“阳气”，阳气上升为天，阴气下沉为地，并基于阴阳

学说，研究天地万物的变化。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认为，“气”为天地本原。 
(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卷四十二》) 
这是第一个把“气”作为万物之元素的思想[4]，认为“气”是万物之本。道家哲学认为“道”即精

气，世间万事万物都由“气”组成。庄子继承老子的学说并发扬，以“气”为本原研究天地变化，“气”

也因此引申出“天地本原”的义项。 
到这一时期，“气”的义项已经完成了特殊到一般、具体到抽象的变化，并且和自然界、人类生活

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 
(5) 屏气似不息者。(《论语·乡党第十》) 
例(5)中“气”与“息”对应，义为“呼吸、气息”，可见在春秋时期或者更早，“气”引申出“气

息、呼吸”这一义项。而在寒冷季节，人呼出的热流上升，其形状、状态和自然“气”相同。束定芳(2008)
认为：“隐喻是两个具有相似性的对象之间的映射过程，且两个对象需要处于不同的领域”[5] (p. 160)。
自然之气与人体之气图式相同，且分处不同领域，先民将二者关联，通过隐喻，用“气”来指代人的呼

吸。此时，“气”的义项从自然领域延伸到人体领域。 
(6)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通天下一气耳。(《庄子·外篇·知北游》) 
(7) 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 
(8) 夫忿滀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

中身当心，则为病。(《庄子·卷七上·第十九·达生》) 
朱熹说：“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物”由精气聚

在一起，魂魄散了就成为“变”，气是事物的本原。道家学说以“气”为世界本原，认为万物由气组成，

其中包括人类。在老庄等道家学者的推动下，由讨论天道之“气”到讨论人体之“气”，“气”也成为

人体本原，如例(6)。古人对人体形态结构的认识也效仿其对天地规律的认识，认为人体之气与天地之气

相通，会产生变化。而“气”的变化则与血、脉等人体生理组织相关，从而影响人的生理表现，如例(7)，
气若足够，则身强力壮；气若不够，则身乏力衰。中医范畴内，用“气”表达的词语大都与生命活动相

关：元气、精气、胃气等[6] (pp. 99-101)。例(8)更提到了人体的气与精神、情绪的关系，气的变化会导致

人发怒。此时，受道家等朴素唯物主义学说、社会文化的影响，“气”引申出“生理本原”的义项。引

申先后顺序大致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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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qi” in ancient times 
图 1. 上古时期“气”的义项引申 

2.2. 中古时期 

汉初休养生息，推行道家思想。《吕氏春秋》中用“贵生”一词概括道家思想，即重视生命个体的

价值，一切事物都是以存在为基础的，生命的存在是一切的基础[7] (pp. 1417-1420)。“贵生”思想强调

“气化自然”，即要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内观自我精神的平衡和五脏六腑的调顺，才能够更好地生存，

是对道家“自然与人体之气关系”的继承和发展。 
由于国家的大力推行，以及人民对养生之道的需要，“贵生”思想得到极大发展，与之相关的“气”

也被不断使用，在使用过程中，导致“气”的语义发生变化。 
(9) 钟声锵，锵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史记(百纳本)·卷二四·书

第二》) 
(10)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史记·卷四三·世家第一

三》) 
西汉时期，“气”与人体生理的联系更加密切。例(9)源于《史记》(百纳本)，郑玄注曰：“横，充

也。谓气作充满”。“气满”为气不顺的表现之一，与后文“武臣”一词联系，可见“气满”常与某种

刚强、铿锵、充沛的情感相关。例(10)的“盛气”也是气满的一种，与“不和”联系，也可知人体气满时，

产生某种充沛、不愉快的情感。 
(11) 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第三篇·生气通天论》 
(12) 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素问·第

十九·玉机真藏论》 
(13) 邪之中人脏奈何？歧伯曰：愁忧恐惧则伤心。形寒寒饮则伤肺，以其两寒相感，中外皆伤，故

气、气逆而上行。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怨于胁下，则伤肝。(《灵枢·邪

气脏腑病形》)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气”的认识更加深入，在医书中尤为明显。《素问》和《灵枢经》都明确

指出“气满”、“肝气”、“大怒”之间的关系。“肝者，罢极之本”，肝脏是主疏泻的器官，气盛就

是气在肝脏堆积，产生愤怒的情绪，现代常说的“大怒伤肝”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到东汉时期，“气”

已经与愤怒的情绪紧密相连。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盛行，主要由老庄道学理论继承和改造而来。老庄认为天地与人体有

关联，在魏晋时期天人的关系则更加紧密。“人皮应天，覆盖于物，天之象也”。人的肌肤、骨骼都是

天地之象。此种“身体”，是一种“至大无外的身体，乃至整个世界、宇宙都可以看作是身体的放大和

再现。“基于身体的这种无限敞开性”，人与世界的关系以“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来，“身体”

成为解释世界的终极之因[8] (pp. 61-65)，形成了独特的“身体哲学”，人们可以以“身体”的视角表达、

解释万物，这更促成了“气”的语义演变。 
(14) 主治胸中淡热，欬逆上气。其沥，大寒，治暴中风，风痺，胸中大热，止烦闷。(《名医别录·中

品卷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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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体哲学”解释人体的种种现象也更加有迹可循，身体中“气满”、“气逆”则会导致烦懑、

恚怒的情绪。“气”与人体的关系更加紧密。 
通过上文的梳理，“气”在中古时期继承“生理本原”的义项，与人体生理的联系更加紧密，产生

“气逆、气充、血气、怒气”等词，与愤怒情绪产生直接联系，当“气”与“充、满、怒”等词同时出

现时，它已经有“愤怒”的语义。 

2.3. 近代时期 

到了唐代，道教依然在社会中产生重要影响，白居易《不与老为期》：“存神机虑息，养气语言迟”

记录了自己练气的感受，将人体与天地万物相关联，也是“身体哲学”的一部分。 
后孙思邈将道教理论运用于中医理论之中，更加促进“气”与人体的结合。 
(15) 治肝实热。目痛胸满。气急塞。(《备急千金要方·卷第十一·肝藏》) 
(16) 胁下痛胀满气急。(《备机千金要方·卷第十一·肝藏》) 
上述文献用到“气急”，“气”仍使用“生命本原”这一义项，为主谓结构。 
(17) 心腹肿满，气急不得，下头小便不利，大便难。(《医心方·卷第十》) 
(18) 问：“承师有言，我住明招顶，兴传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顶？”师曰：“换却眼。”曰：“如

何是古佛心？”师曰：“汝还气急么？”(《五灯会元·卷八》) 
在例(17)、(18)中出现的“气急”一词，也应为主谓结构，表示生气、愤怒的含义，其中“气”的“愤

怒”语义得到突显，不用与“怒”等典型词关联，也可以表示“愤怒”。如例(17)，重新分析为“气|急
不得”也能表达愤怒的语义，说明“气”有单用的条件。例(18)中“气急”隐隐有动补结构的特点，类似

于“气得很”。 
(19) 俺婆婆若见我披枷带锁赴法场餐刀去呵，唱枉将他气杀也么哥，枉将他气杀也么哥！告哥哥，

临危好与人行方便。(《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 
(20) 气得我浑身上冷汗浇流！(《关汉卿·状元堂陈母教子》) 
到了元代，在元杂剧中，“气”已经单独使用作动词，表“愤怒”义。例(19)中“气杀”一词只能为动

补结构，与上文的“气急”具有明显差异，“气”单独承担“愤怒”义。例(20)“气”后带宾语，作动词。 
(21) 却说周瑜见孔明袭了南郡，又闻他袭了荆襄，如何不气？(《三国演义》·第五十二回) 
(22) 武行者看了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儿熟菜，大不由的不气。(《水浒传》·第三十二回) 
例(21)、(22)否定副词“不”修饰“气”，可以充分确定“气”的动词性。由此可见，“气”的语义

经历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在元代最终引申出动词用法，表“愤怒”义，并在元明清的文献、口

语中得到运用。其完整引申过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the angry meaning of “qi” 
图 2. “气”的愤怒义引申过程 

3. “气”的义项演变原因 

根据董秀芳的论述，抽象名词的个体性不强，很容易发生词义的引申和转变。“气”的部分义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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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抽象名词，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义项的演变。 

3.1. 主观化 

沈家煊(2011)提出：“主观性是指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说话人在

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印记”。他将“主

观化”分为三个方面：说话人的视角、说话人的情感、说话人的认识，三者彼此互有交叉，难以完全

分开[9] (p. 271)。 
“气”的语义演变很可能受到魏晋以来“身体哲学”的影响，说话者从身体视角出发，来表达自己

的情绪。胡牡丹和李娜提到最佳观察布局和自我中心观察布局两种观察角度[10] (p. 66)，其中自我中心观

察布局是概念化主体沿着观察路径向客体移动，直至成为客体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客体关系逐渐

被削弱，直到完全消失，仅滞留主观扫描。 
从上古到近代，“气”与“愤怒”的关联甚密，受道家理论、养身思想、身体哲学等影响，每当人

们感受到愤怒的情绪时，就会想到体内的气处于充盈或紊乱的状态，这种关系出现得越频繁，人们对其

的主观感受就越强烈，“气”作为“生理本原”的客观属性就越来越弱，而渐渐由“愤怒”这种主观情

感所替代。在日常交往中，人们从身体的角度出发，用“气急”或单用“气”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听者

根据自身经验和场景进行语用推理，也能明白说话者的意思，这就与说话者的认知有关。而语用推理的

产生是说话者在会话时总想用有限的词语传递尽量多的信息，也就是语言经济性原则，“气满”、“气

逆”、“气闷”等词中的可变成分逐渐被省略，只留下“气”来承担动作义。 
主观化过程主要体现在四个参数的变化： 
1) 状态：从实际到潜在，从具体到虚化； 
2) 焦点：从台上到台下； 
3) 域：从物理域到社会域及经验域； 
4) 力的发源地：从具体的移动者到虚化的概念化主体。 
以这四个参数来看“气”的引申过程，“气”的状态从本义“弯曲的气体”，引申为抽象哲学思想

“天地本原”，再到更抽象的“愤怒”义；焦点和力的发源地，从“台上”即客体“气体”，变化到“台

下”即概念主体的情感“愤怒”，与人体密切相关；域从自然领域的物质，引申到人体及社会领域，属

于完备的主观化过程。在主观化的进程中，人的视角、认知、情感产生了重要作用。 

3.2. 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在“气”的语义引申中也尤为重要。上古时期刀耕火种的文明，使得先民发现了气体之间

的相似性，完成自然到人体的部分引申。中古时期继承上古的义项，在汉朝休养生息、道家“贵生”文

化的推动下，“气”与人体产生密切关联，引申出“生理本原”的义项，并随着中医等社会文化的发展

而发展，与人体情绪产生关联，“气”的愤怒义逐渐凸显。魏晋南北朝的“身体哲学”也为其语义演变

提供了身体视角。 
至近代时期，宋元市场经济兴盛，市民成为重要群体，伴随文晋南北朝开始反映下层人民口语语体

的白话文学快速发展，“气”的使用更加广泛。宋代话本兴起，受众通常是市井百姓，文化程度并不高，

且话本讲述要求生动形象，因此对口语的要求很高。相对于“怒、愤、愠”等雅词，“气”的受众显然

更多，也更加适用于话本讲述。在民间文化的作用下，“气”的使用率大大提高，且为了语言的经济性，

甚至省略了与“气”相搭配的词语，单用“气”表示“愤怒”的含义，也使得“气”完成了名词到动词

的最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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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语言因素 

“气”的语义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前后所搭配的词语的影响，如“怒气”、“气充”等，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气”的语义演变。同时，在语用推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的影响下，与“气”搭配的其他成

分可以省略，促使“气”单用引申为动词。 

4. 结语 

“气”的语义历经三个时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引申为动词，表“愤怒”义。同时，“气”参构

的绝大部分双音节词的语义，都与“气”的“生理本原”义有关。在双音节词中，“气”既可以作名词，

也可以作动词，关于“气”的词语构造相关问题，还有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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